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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诗短小、精练、直悟、通感、活泼、灵动的特点，与儿童

感受、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心灵方式，具有高度一致的契合性，

因此人们常说，每一个儿童都是天生的诗人。儿童诗这种文

体，可以说天生是为儿童所预备的。在儿童诗的天地里，孩子

们找到了最自然也最深刻的表现自我的方式。学者方卫平曾

用一段传神的文字，揭示了儿童诗与童年精神的内在关联：

每个生命在童年时代，或许真是天上的来客，他们的语

言、情感和思维，虽由人世间的生活激发起来，却总带着当初

凌空翱翔的风姿和天外飞来的奇趣。而当我们用儿童诗的方

式走进童年的世界，我们无疑也在重新建立与一个正在或已

经被我们忘却的感觉和想象世界的联系。

儿童诗是造物主给孩子们的宝贵眷顾，同时也未尝不是对

我们大人们的精神馈赠。我们成人总以再不能“回到童年”为

憾，总以无法把握到“童年精神”的“原始质地”为憾。我以为，这

个缺憾可以借由儿童自己所创作的儿童诗而稍得弥补。儿童在

现实生活里面学习和模仿成人，但他们常常在诗歌里最大程度

地保留、表现着自己。儿童参与儿童诗的创造，是童年非凡奥秘

和童年自由精神的最直观最生动的展示，是成人触碰、理解“原

生态”童年生命形态最便捷的通道，因而弥足珍贵。

台湾儿童诗人林焕彰先生在为大陆出版的一本孩子们创

作的童诗集所作的序言中，曾发出过这样的赞叹：

走进这片孩子们的诗园，我傻了眼！

怎会是这样？

我在问我自己：怎会是这样？而且一问再问：

怎会是这样？

每看完一首孩子们写的诗，我都会再问我自己一次：

怎会是这样？

诗人一连用四个反问句“怎会是这样”，来表达他阅读孩子

们的诗作时所受到的强烈震撼。他的这种反应，我想绝不是刻

意的夸张修辞，而是代表了无数读者真切的阅读感受。这种感

受的形成，我想正是因为孩子们的诗，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目睹

了他们是怎样“带着当初凌空翱翔的风姿和天外飞来的奇趣”，

而那是“一个正在或已经被我们忘却的感觉和想象世界”。

有这样一则消息：慈溪市某小学诗社的指导教师史进，

有一次看到《钱江晚报》刊登当代中外诗人为儿童写诗的内

容，细读之下他觉得“成人味特别浓”，于是做了一个调查：向

300位学生发了两份诗歌集锦，一份是晚报上登的那些童

诗，一份是诗社学生自己的作品，让孩子们说说喜欢哪一个。

结果有253个同学认为学生自己的诗写得好，他们喜欢读。

为什么呢？学生解释说，报上的诗写得太深，不易懂，又缺少

童趣，很难真实反映少年儿童的内心世界，而学生们自己的

作品，则写出了他们心里想要表达的东西，因此非常能吸引

他们。史老师为此撰写并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童诗还

得儿童写》。

孙玉虎所作的《一次关于童诗的普鲁斯特问卷调查》或许

更值得我们注意。他的问卷调查对象，既有金波、林焕彰、李少

白等年逾耄耋的前辈作家，也有姜馨贺、姜二嫚、杨渡等近年

来涌现出来的“00后”诗人。在被问及童诗的“特质”时，三位

“00后”诗人的反馈令人印象深刻：有两位诗人坚定地表示自

己没写过童诗，其中一位认为，“把诗歌分出‘童诗’来，对未成

年诗人是不尊重的”；另一位表示，“不清楚所谓的‘童诗’的定

义是什么，是儿童写的诗，还是以小孩口吻写的诗。如果是这

样，我不太认同。”唯一一位在“童诗”语境下作答的“00后”诗

人，则保持着对成年人参与童诗创作的高度警惕，认为“有很

多童诗作家并不了解儿童，他们写童诗是给自己心里所想的

儿童看的，而他们往往把儿童想得过于简单了。”

可以说，“00后”诗人所表现出的对童诗和童诗作家的思

索，其观点令人印象深刻。在他们那里，童诗的定位及合法性

遭受了某种质疑和挑战，尽管这种质疑和挑战也不同程度地

会来自成人的儿童诗作家和学者，但是本身就以“小诗人”身

份震动文坛的“00后”诗人，因其与“儿童经验”更为贴合和切

近，所以，他们的意见和感受毫无疑问更应当引起我们特别的

关注。

以童诗成名的小诗人，为什么甚至不愿承认自己写过童

诗？推想其原因，盖因为他们不得不使用的“童诗”概念，常常

是由成人的儿童诗作家所定义的，是以既往的儿童诗写作实

践为坐标系的，而那并不是他们心目中真正的童诗。唯一在

“童诗”语境下作答的“00后”诗人说“很多童诗作家并不了解

儿童”，这一句话似乎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归根结底，是否

和能否理解和尊重儿童，不是由成人作家自己说了算的，而是

要悉心聆听孩子们自己的感受。明乎此，我们庶几会从新的维

度来重新审视孩子们自己的诗歌创作，进而探讨孙玉虎文中

所言“当下童诗在呈现童年面貌的多样性方面所遇到的瓶颈”

问题的破解之道。

谈到成人作家写作儿童诗的合法性，我并不认为这是一

个真实问题，但是它确有可能导向某个或某些也许尚未清晰

显现的真实问题。我个人阅读儿童诗的突出体会是，每当我读

到更多的成人和儿童所作的童诗作品，就会更加强化这样一

种感觉和印象，那就是：成人所写的儿童诗和儿童自己写的

诗，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种东西。这种不同已经到了若非给予专

门的命名，便很有些不方便描述、论说的程度。两者当然都可

以归到“儿童诗”这个门类里边，问题是我们应当从怎样的维

度上来理解两者的不同，以及理解这种不同对于今天讨论的

儿童诗话题有着怎样的意义？

整体来说，我把成人的儿童诗和孩子的儿童诗的不同，近

似地理解为人文之美与自然之美的不同。孩子的儿童诗“带着

当初凌空翱翔的风姿和天外飞来的奇趣”，它的美，美在至情

至性，自然天成，自由无碍，是天真与通达、混沌与纯粹、原始

与摩登的合一，是真善美尚未分化前的人之初的样子，可能也

是人类最接近神性的时刻。我们常常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包

蕴万象和造化无穷的奥妙而深深折服、惊叹不已，这种狂喜的

心灵体验在我们阅读孩子们的诗作时也常常可以领受到。

而与之对照，成人的儿童诗来自成人世界对儿童和童年

精神的缱绻回望，它是一种被审视、被模仿、被加工和改造过

的“自然”，更多呈现出纷繁的文化特征和技术特征。成人儿童

诗的人文之美，私以为应以“无隔碍”“法自然”为至境。具体说

来，这种美正是来自成人儿童诗对其自身必然蕴蓄的文化特

征和技术特征的克服，是在这个矛盾的克服中所显现的自由

精神。自由，即自然与生命的真谛，即丰赡、充盈和博大。而当

成人儿童诗的文化特征和技术特征不能被很好地克服时，其

人文之美就会受到折损——那是作为成人的儿童诗作者最应

当警觉的。

成人的儿童诗和孩子的儿童诗，二者在“儿童诗”这个文

类里面的位置和相互关系是怎样的？设若儿童文学最基本的

身份和功能，就是反映儿童的生活、情感和愿望，在此基础上

才有儿童的教育、发展等更高的社会目标——如果我们确认

这一点的话，那么不难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孩子创作的儿

童诗也是儿童文学重要、独特的组成部分。道理很简单，因为

孩子自己更了解他们怎样看待世界、想要什么。即便成人希望

从外部来关心和帮助儿童的发展提高，也必须首先是建立在

充分理解和尊重儿童的基础上，否则就可能出现以成人意志

简单代替儿童意志的做法，出现名义上为孩子好、实际上是满

足大人自己需要的情况，如此也就可能谈不上儿童真正的发

展提高。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把孩子创作的诗看作是儿童诗整体

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关注儿童诗首先要关注的部分。成人

创作的儿童诗今天仍然是儿童诗的主体构成，由于它有着成

人和儿童的双重视域，因此其所交织、碰撞和衍生的关系要比

单纯地表现儿童复杂得多，值得讨论的问题也多得多。

以任溶溶、柯岩、金波、薛卫民、王立春等为代表的几代

儿童诗诗人，创造了中国当代儿童诗的珍贵历史。今天，把孩

子的诗从宽泛的儿童诗概念中独立出来，继而把孩子的儿童

诗与成人的儿童诗并置对照，辨析其不同的功能、性质和相

互关系，这样做对于推动儿童诗的创作和研究有着怎样的现

实意义呢？

首先，孩子们的诗歌创作活动是儿童个体生命释放的重

要内容，是社会整体的儿童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把儿童的诗

歌创作从纷纭的儿童诗现象中单独抽离出来，有利于凸显其

有别于成人儿童诗创作的独特思想和艺术价值，确立其在目

前成人主导的儿童诗及整个儿童文学界的独特地位；有助于

儿童本位思想在儿童诗和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进一步明

确，推动儿童诗研究的深入进行；有助于推动儿童作者诗歌创

作的组织、教学、研究活动的更高质量的开展，从而让更多的

孩子自信地拿起笔来，书写、记录、吟唱属于自己的童年。

其次，儿童的诗歌创作为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儿童本位

的文学教材”，有助于消除儿童诗创作中长期存在的某些“成

人化”弊病，有助于儿童诗创作艺术面貌的整体性丰富和发

展。在相互对照和切磋过程中，便于成人作家们更深刻地了解

和熟悉儿童，真正愿意去做儿童的知心人，把儿童的愿望、感

受和未来福祉当作自己的出发点，同时也辩证地看待成人相

比于儿童的优势、长处，处理好“长处和短处”“成人和儿童”这

些复杂的创作关系问题。儿童诗存在的问题有很多，解决的途

径一定也有很多，但是其中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可以多读读孩

子们的诗，多从孩子的诗里取取经，毕竟说到底，他们是儿童

诗的本来作者之一和最终、最重要的接受者。

为什么要重视儿童的诗歌创作？
□许廷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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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童年的一种存在方式
——以男孩对对的诗歌作为个案分析 □肖 雨

童诗现状与发展童诗现状与发展

““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之之

从古至今从古至今，，儿童的儿童的
诗歌创作一直是文学诗歌创作一直是文学
史史、、文学教育史上一个文学教育史上一个
引人注目的现象引人注目的现象。。对我对我
们来说们来说，，19801980 年代尤其年代尤其
是近是近 2020 年以来儿童的年以来儿童的
诗歌创作诗歌创作，，更是令人印更是令人印
象深刻象深刻：：各地校园里儿各地校园里儿
童诗社的活跃童诗社的活跃，，孩子们创作的童诗作品的不断孩子们创作的童诗作品的不断
发表和出版发表和出版，，一些孩子创作的童诗作品的口耳一些孩子创作的童诗作品的口耳
相传相传、、不胫而走等等不胫而走等等。。““童诗现状与发展童诗现状与发展””论坛此论坛此
前的讨论中曾不时涉及这一现象和话题前的讨论中曾不时涉及这一现象和话题，，本期本期
收到的两篇文章收到的两篇文章，，恰好都与这一话题相关恰好都与这一话题相关。。

许廷顺的许廷顺的《《为什么要重视儿童的诗歌创作为什么要重视儿童的诗歌创作》》
一文一文，，围绕儿童与成人的诗歌创作围绕儿童与成人的诗歌创作，，提出了提出了““我我
们应当从怎样的维度上来理解二者的不同们应当从怎样的维度上来理解二者的不同？？””以以
及及““理解这种不同对于今天讨论的儿童诗话题理解这种不同对于今天讨论的儿童诗话题
有着怎样的意义有着怎样的意义””等问题等问题。。肖雨的肖雨的《《诗是童年的诗是童年的
一种存在方式一种存在方式》》一文一文，，则讲述了一个儿童写诗的则讲述了一个儿童写诗的
个案个案，，为我们思考为我们思考““童年与诗童年与诗””这一话题这一话题，，提供了提供了
鲜活的故事与素材鲜活的故事与素材。。

———方卫平—方卫平

幼年的“诗语”

儿子对对自从学会说话以后，常有些天外飞来的表达。我把

它们称为“诗语”。

两岁左右，晚上临睡前，他会一个一个地致意：“我要睡觉

了。爸爸，晚安。外婆，晚安。飞机，晚安。月亮，晚安。星星，晚安。”

就像在说一首诗。一个人跑到阳台上望风景，他会喊我们：“爸

爸，妈妈，我们来当发现家！”然后跑进跑出地告诉我们他都发现

了些什么。暑假去外公家度夏，一场雨后，老墙外爬上来一只蛞

蝓。他第一次看见蛞蝓，赶紧跑进来向我们宣布：“外公家的墙

外，爬过一只找不到壳的蜗牛！”也是在乡下，夏天，一个大晴天

的早晨，我们并排坐在老家门口的条凳上，仰望头顶的天空。那

里一顷碧蓝，只飘着小小的一朵云。对对指着说：“看，天空只有

一朵云，像大海只有一条鱼。”

他5岁时，跟我去国外待了一年。我们走在乡间的路上，他忽

然说：“海，花蕊，一只蜗牛的触角，一只蜻蜓的眼睛，这个世界

上，有很多没有人知道的地方……”我听着，心里暗暗感到惊奇。

远远地，望见一幢房子，形状酷似切块的奶酪。他说：“看，那幢房

子，像不像一块大奶酪？会有人来吃掉它吗？”我说：“奶酪这么大，

恐怕没有人的肚子能装得下。”他说：“要是把地球上的人都喊

来，你一口，我一口，大家一起吃，这一块大奶酪，就不算太大。”

我把他的一些“诗语”记下来，《发现家》《新的和旧的》《蛞

蝓》《为什么》《没有人知道的地方》等诗就是这么来的。这些童稚

的话语，凭空而起，转瞬即逝，却充满奇妙、迷人的诗意。我一边

记一边想，我们小的时候也是这么说话的吗？

也许因为小时候的表达尚未受到语言惯例的完全支配和约

束，所以在稚气中又保留着语言的某些最新鲜的感觉和趣味。有

段时间，对对看我穿着睡衣在屋里走来走去，会问：“妈妈，你现

在穿的是不是醒衣？”在他看来，既然睡觉的时候穿睡衣，醒来后

自然穿的是“醒衣”。他会一边喝开水，一边问：“世界上有白开

水，有没有绿开水、蓝开水？”三岁多的时候，对对看见挂在墙上

的钟，对它有了兴趣。我趁机指给他看：这是时针，这是分针，这

是秒针，秒针走一圈，就是一分钟。他忽然问：“我们的一分钟和

蚂蚁的一分钟，哪个长，哪个短？”经他这么一问，再去回味“睡

衣”“白开水”“一分钟”这样寻常的语词，原来那么生动、丰富、意

味无穷——我相信，每个词语在创始之初，都充满了这样生动和

丰富的蕴含，都亮光闪闪，只是在后来一遍遍的机械使用中锈蚀

和忘却了这种亮光。孩提时代许多自发的“诗语”，常会在不经意

间重新擦亮我们眼中语词的光芒——诗的本意，不正在于这样

的擦亮和唤醒？

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过这样的“诗语”。

我也倡导身边的爸爸妈妈们把这样的诗语收集、记录下来。

它们是童年时代自发的诗感、诗意和诗趣的证明，也是诗与生命

之间本然联结的证明。有一天，这些散落的童年语言的碎片，或

许会成为我们理解诗歌、童年和人的审美本性的重要素材。

读诗与“写”诗

三岁半左右，有一天，对对从幼儿园回来，他忽然对我说：

“妈妈，你听，我做的诗：天上的星星，照亮了夜空。”

过了一会儿，又说：“还有一个：小船浮在海面上。”

我很惊讶。我们之前并没有谈论过诗的话题。他是什么时候

知道了“诗”这回事？又是怎么自己明白了“诗”跟平时说话不大

一样？

回想起来，是因为晚上读书，我们偶尔会读到一两首诗。“月

亮在水上漂流/天空是多么明净”。洛尔迦的小诗，没有什么情节，

他听得津津有味。假期回乡下老家。外公家的墙上挂着朋友赠的书

法。他记住了上面的诗，会指着说出来：“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

江天际流”。那时他也会哼一两首绝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半懂不懂的，但因为声韵整齐趁口，他

自己就记住了。一天傍晚，我们一起从外面回到小区，走过路边的

两块景观大石头，对对自言自语：“树花开，晚霞红。”我问他：“为什

么这么说呢？”他答：“因为这两块石头上，一块画着树开花了，一块

画着小朋友荡秋千，有晚霞。”也许是因为偶发的冲动，也许是因为

受到读过的诗的影响，总之，他本能地把想说的话结构成了诗的样

子，其中也颇有些诗的意思。

那段时间，我们床头总放着《童诗三百首》。书中所收童诗，

没有多少插图，文字居多。对对爬上床来，要我一首首地读给他

听，听不厌倦。后来他跟着我去国外上学，随身带的中文读物，也

是这套书。有一天，他骑着自己的小卡丁车，来到我跟前，说：“妈

妈，我做了一首诗，我来讲，你能不能给我录下来？”

他的诗是这样的：“大飞机/飞到天空中/停在白云上/然后

再/飞下来/就全身是水”。

这首“诗”，他连贯地一气说完，把停顿和节奏也都清楚地说

出来，然后就骑着车走开了。

爸爸给这首“诗”起名《大飞机》。

受到我们的鼓励，第二天，他又做了一首：“高铁/从亲爱的

钱塘江的怀抱/开出去/从亲爱的钱塘江的怀抱/再开回来”。这首

“诗”的起因，大概是到外婆家坐高铁，每次都会经过钱塘江大

桥。飞机、高铁都是那时他正迷恋着的事物。录完了，他说：“我还

有一首，等会儿再录。”到了第三天，对对醒来的时候，我问他：

“对对，你有一首诗要录的，什么时候录？”他想了想，伤心地说：

“我已经忘了。”

这是学前阶段对对惟一一次主动的“诗歌创作”，跟自发的

“诗语”又有所不同。这样的“创作”当然还算不上诗，但说明在他

的认识里，开始建立“诗”的模糊观念和形态。不过，那时他之所以

会有作诗的念头，完全是因为读了一段时间的童诗，受到影响。后

来我们转而读别的书，他的主动的诗兴，也就自然而然消退了。

“说”自己的诗

对对上小学了，开始认字，很快认得越来越多。有一天，我从

校车上接回他，我们一起走在小区的绿荫路上。刚下过雨不久，

树叶间弥漫着淡淡的水汽。对对说：“我一闻到这个味道，就想起

了赛缪尔。”赛缪尔是他在国外结识的好朋友。他接着说：“我的

心像一个照相机，那些忘不了的，我都在心里给它们拍一张相

片。像现在，赛缪尔笑眯眯的脸，就在我的眼前。”正说着，风吹

过，卷起一阵落叶。对对说：“像这样，一阵风，叶子都旋转着飞

舞，我在心里也给它拍了相片。”后来，对着一棵树、一朵云、一个

弯弯的月亮、一辆飞驰而过的小车，他又几次说起心里的相片。

我和他一起把这些话整理成《相片》，让他自己读：“那些忘不了

的/我都在心里/给它们/拍一张相片//一朵云 一棵树/一个弯弯的

月亮/一张笑眯眯的朋友的脸/一阵风 叶子都旋转着飞舞//一辆

车很快地开过/有个跟我一样的小孩/在车窗后面/也望着我”。

他读完，沉默了一会儿，表示认可。

几天后，放学回到家，对对宣布：“我要写诗。”他让我坐在电

脑前帮着他打字，自己站在旁边“说”诗：“树是叶子的家/袜子是

脚的家/床是被子的家/耳朵是声音的家”。

我问他，这样的话是在哪里学到的？他说，“树是叶子的家”

是在学校里学的，别的是他照着想的。我表扬他说得不错，同时

问他，能不能再想出些更不一样的“家”。于是他继续边想边说：

“书是故事的家/画是颜色的家/肚子是食物的家/秋天是收获的

家/报纸是新闻的家/地球是生命的家/太空是星球的家/海是船

的家/夜晚是梦的家”。

我说，都很好啊，再想一想，还有更不一样的吗？

他站在我身旁，因为凝神，脸也涨得红起来，想说什么，又自

己咽了回去。最后他说：“没有地方/是风的家”。

我一下子被这个句子击中了。我知道，这一刻，他从模仿中

找到了自己最特别的感觉和语言。我和他一起整理了这首诗，就

是《家》。

从那以后，对对开始主动“说诗”。一年级第一学期，他带回

家一个本子，本子上印着每一课的生字和组词。老师让孩子们在

家温习。其中一课有个词语，“顽皮地（de）”，他总是读成“顽皮地

（dì）”，边读边笑。起初我不解其意，以为他是为了搞笑，故意读

错。那天晚上，我们照例读完书，关了灯，准备睡觉。卧室里漆黑

一片。对对忽然自言自语道：“顽皮地是一个地方，没有人到过的

地方。谁到了那里都会变得顽皮，大人顽皮，小孩顽皮，一只虫子

也顽皮。”我这才明白他把这个词想成了一个奇妙的地方。

他还在想：“那里的东西也顽皮，想找它的时候，怎么也找不

到，不想找的时候，它又出来了。”这个说法显然让他兴奋起来，强

忍着不笑出声来，他继续说：“那里连空气也顽皮，你要是走进去，

它会吹啊吹，吹啊吹，一直把你吹到顽皮地的外面。”这些话听在我

的耳中，都是飞来之语。不一会儿，他睡着了。我赶紧起来，把它们

原原本本地记下来。

第二天，对对读到了自己的《顽皮地》。他说，还有“飞快地

（dì）”和“轻轻地（dì）”呢。那也是练习簿上的两个词，原本都

是为了巩固助词“地”的用法。我鼓动他试着把这两个“地”也写

成诗。他站在我身边，一句一句想，我也一句一句地把它们敲打

到电脑屏幕上。两天后，《飞快地》和《轻轻地》写完了。对对自己

给这三首诗起了个总名——“想不到的地方”。后来，用这样的方

式，他又写了《蓝色的船》《世界上总有许多秘密》《发呆比赛》等。

他的这些小诗，常带给我重新看见和认识一切的惊喜。

诗的底色与光彩

对对的这些诗，我们的许多朋友也很喜欢。大家都鼓励他。

但我们知道，有些好玩的想法，就是这个年纪才有。再过些年，等

他长大起来，好玩的想法可能就都飞走了。那时候，他也许还喜

欢诗，也许已忘了。一切全看缘分。

我有时候想，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创作的意义何在呢？

也许更多的是一种留念。在这些诗里，留下了我们小时候语

言、思想的独特神情与光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神情和光彩

必然会从我们的生命中多多少少地遗失。当然，我们会得到另一些

成长的馈赠，但小时候的目光与声音、体验与想象，无可复制，因而

也珍贵万分。在我看来，童年诗语的研究可以成就一个意义重大的

课题。语言如何发生？诗歌如何发生？审美的本性来自何处？在童年

时代自发的诗歌讲述和创作中，这些问题或将得到脑科学研究始

终难以探知的深刻而准确的解答。

它也可能成为孩子未来生活的一种底蕴。谁知道呢？我一直

认为，童年对个体的影响远未被深究和道尽。童年之河是那么

浅，又是那样深，我们好像一眼望到了河底，又永远说不清它沉

淀下了些什么。长大的过程中，语言和记忆可能会被遗忘，但迷

迷蒙蒙、莫可名状的印象和感觉会留存下来。小时候，我们曾经

充满诗意地看着这个世界，那种清澈、鲜美、生机盎然的感觉，一

定会在生命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痕。

诗是童年存在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做的，也许是让这种诗

的感觉在孩子身上保存得尽量久一些，让这些诗意在他们心里

浸润得尽量深一些。有一天，孩子会长大起来。他也许记得这些，

也许不记得。但他生活中某些时刻的热情、自信、敏锐和创造力，

或许就来源于此。他生命的底色中，将永远留有一抹诗的光彩。

但愿如此。

新锐视界新锐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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